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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19051新竹縣客家獅口述訪談-田仁勳談早期在地人物的武術的印象

田仁勳：像我這一輩的，剩沒幾個人啊，像田仁忠
范邦雄：田仁忠就過世了啊，以前坤哥(田仁坤)會打大刀這些，
范邦雄：阿慨(劉漢的兒子)還有在嗎？
田仁勳：（搖搖手），
張健銨：田坤(搬到屏東去了)還在嗎？
范邦雄：田坤還在喔
張健銨：田仁忠不在了？
范邦雄：田仁忠不在了。田坤還有在
田仁勳：他們二個，以前不知道幾個縣市比賽，在新竹比賽，打冠軍耶，那田煥還在，說你們要注意喔，那個桃園姓宋的，他說他們很會打喔，結果，剛剛好排到和我們田坤打，結果給他一出手，就中了，就輸掉了，他就不用打了，就給他推一下，就倒了，我看著的啊，就在那體育場啊，五縣市比賽，打到就沒事了啊
范邦雄：以前要去打的前幾個晚上我有過去看喔
張健銨：田坤、田忠兩兄弟他們練很久了，一直在練
田仁勳：以前小時候，我們幾個人一起玩，他又大我三、四歲，那就打，湊一湊就整班了
范邦雄：阿忠哥和阿坤哥說二個人要打，就打擂台厚，那時我就知道，那時十七、八歲
田仁勳：那時候很多人出去看
范邦雄：對，但我沒出去看
[bookmark: _GoBack]田仁勳：羅漢(魏金榮)那些全部都出去看，他也不敢出來，阿忠有拜一個師傅，打軟拳的，軟拳(軟馬)很厲害，忠仔就說我沒他有辦法，他說我們二個來玩，如果看我輸忠仔，拿他沒辦法，就拜他做師傅，你要教我喔！打軟拳的那個就說好啊，就這裡一個休息室，人高馬大的，二個人就對手，阿忠拿他沒辦法，他一出手就被摔出去，那個軟拳的
范邦雄：他借他的力氣
田仁勳：一下就摔出去，隆安哥也和他比過，也拿他沒辦法，拿我師傅沒辦法，阿忠才拜他做師傅，也是教他軟拳。
范邦雄：嘿，阿忠那麼壯，給人家扯出去，這樣不合理…
張健銨：就說是借力（使力）的喔
田仁勳：他說沒定風（還沒用到力就用走了），一下去就被摔出來，一個側身，就摔出去
范邦雄：對，他說越大力來就，就跌的越平
田仁勳：那個也是喔，范延林也和那個領班打過。范延林說休息一星期，二個人來比畫，說我比輸，就請你什麼的，他就去和劉德欽學，劉德欽以前也是和楊運石學，運石伯教他惡手(一出手就要有致命傷的動作)，一星期過去，二個人就出來比，比都比不到，一捉到就倒下去，阿忠他也拜他做師傅，教他，他還不知道軟拳那麼厲害
范邦雄：那個，要進你家那路口那，崁面那邊。（田仁勳：劉德欽是嗎？），不是劉德欽，叫做劉賜，不是打軟拳的嗎？
張健銨：他還住那嗎？劉賜不是住紙寮窩嗎？
范邦雄：他以前住紙寮窩，他教拳在那邊（另一邊..）教
田仁勳：那裡的劉賜？
張健銨：紙寮窩劉賜，他軟馬的
田仁勳：劉賜，我比較不知道
范邦雄：對啊，就軟馬的，林煥其和他哥，二兄弟就在那學的，他過田的時候，就和一個什麼名字……很壯的那個….就住在林煥其對門那個田那住的
田仁勳：林煥其不是加油站下的那個
張健銨：喔，林鍊，駛牛車的
范邦雄：對啦，林鍊啦，他和林鍊二個人吵架(客語)，才會去找劉賜學，劉賜是打軟拳的，
田仁勳：以前最壯的一個，和那個林祺燕，就說他們最壯的，我上山的田，每年收冬後要整田，吃飽午飯就弄弄下來，田坤就和我說你出名，他一抓就…一般他那麼胖，都抱不動，他說哼，二個人都給我一抓就倒了，腳一扣就倒了，我們二個人抬他的腳抬不動。
范邦雄：以前那個林祺燕，也很壯啊，以前穀包一下手就二包夾著...
田仁勳：林祺燕以前也和我們田坤一起玩的
范邦雄：那個鏟禾埕的大鏟(像壓路機壓平的那個東西)，他拉出去，拉回來倒退都可以，田坤拉不起來啊，像我們去一拉就倒下來了啊，你要怎麼說
張健銨：他就是一個要領
范邦雄：就一個要領借他的功(力量)啊
田仁勳：多人和他(對)戰過，不是說那二個人，很多，像阿順增，還有龍潭有一個很是胖胖的，很喜歡打拳，也來找他，都是被他一抓就倒了，最後龍潭那邊做平安戲，專程下來請他上去，那天比沒，三個人抱不動他，一去就倒下來。
張健銨：他有那個要領。
田仁勳：他摔角出名
范邦雄：我記得他不太會打拳的樣子
田仁勳：有啦，和我們一起有
范邦雄：對，我記得打武器，我很少見過，但說摔角，我知道，
田仁勳：有，拿大刀那些他還會打，甩長槌練
張健銨：那是有那麼壯的人
范邦雄：以前彭順增那些，全部牛股一樣，那個彭順增，還有彭。。。反正他們彭屋就三兄弟，全部像牛一樣，
田仁勳：他們三兄弟也是在青伯(田青)那邊學，不是說以前師傅請師傅，那時他還沒學，我爸他們請師傅來教，不知道二位還幾位來教，後來有開拳館，他才去學，拳館開在崁頂，姜世勛老家後面，以前魏金榮他住那邊有一間，以前我老家有做茶，一間長長的，每天晚上有人在那邊玩
范邦雄：你老家我不知道，魏金榮那個拳館我知道
田仁勳：我老家那茶寮，茶沒有做了，茶竂專門都給那些人來打拳，打全棚獅，那又長又寬，那時候我們是做茶
范邦雄：那個魏金榮(偏名：羅漢)和誰學的？
田仁勳：他和我青伯他們，和我青伯一起學的
范邦雄：同一個師傅學的
田仁勳：對，以前在赤柯寮住的，楊什麼的(楊運石)，說那邊有請人來教過，後來搬到竹北去了，我在竹北做，他兒子還在，他看到我說，以前我爸有在你們那教過拳耶，那時我是不知道，他是說：我爸有教過你伯父、你爸他們那輩的人，有二個，我有聽過他們說，請二個師傅
張健銨：拳頭師來教
田仁勳：他沒學過，他就學惡手(散手)而已
范邦雄：對，他就會惡手
田仁勳：他個子小小的，沒有很大
范邦雄：我知道
田仁勳：很多人拿他沒辦法，他也會打側身耶！
范邦雄：你要是說厚，你是來玩的，你和他比畫，你會被打倒耶
田仁勳：他小小矮矮的
范邦雄：對啊，他個子小小的
田仁勳：以前我們那個譚朝，譚朝你不知認識嗎，在我老屋下屋，（范邦雄：譚朝我認識），他說，哼，他(譚朝)說運石哥才那麼大隻，我會拿他沒辦法？我不信。運石伯說阿朝(譚朝)，你來啊，隨便你什麼時候來，譚紹一手過去，給他趴下去，給他推到門扇角邊，他說可惡，看他那麼小，拿他沒辦法，才不信，沒想到給他趴一下，到門邊去，（范邦雄：他以前做埤長(水利小組長)）後來問他說，還要來嗎，他說：不要了不要了，他就專門學惡手的，他沒有學拳那些
張健銨：專門學散手的
范邦雄：對，專門學散手的，你要是找他打，你會被他打倒
田仁勳：以前我的青伯，我青伯講給我聽，他北埔教一班，他們彭屋的，很多人，各個都會，一個月拿錢給他，有教一個，他不給，他別的地方有學過
范邦雄：他是來看教的如何的
田仁勳：不過，也是有說要和他學喔，不過錢不拿給他
張健銨：不給錢（學費）
田仁勳：那我青伯，他就和運石伯去，也說這樣，你和我師兄弟打，要是你打贏了，你的錢我就不拿，他想說那個人才那麼點大，後來就對打，後來就給他打倒，給他打一下，呼吸困難，有和他說，如果傷到藥吃不到，你再來找我，我會拿藥給你，他不來找，最後聽說死掉
張健銨：裡面給他他插到
田仁勳：給他插到，他說會不舒服回來找我，我會拿藥給你，他不甘心嘛
范邦雄：對，最後他不甘願來拿
田仁勳：最後我問到的是，他過世了，好像是血被堵住(內傷)了，他沒很大隻耶，運石伯
范邦雄：我怎麼會不知道，他以前都跑到我那裡面拿牛藥(幫牛看病)，穿一條以前那大褲管的褲子
田仁勳：以前，光復以後，在我們這村子裡，像是王一樣，做什麼事都會請他，那麼大隻，運石伯，像王一樣
范邦雄：和我爸差不多，我爸也是這樣小隻小隻的人，身材紮實，我爸也這樣
張健銨：以前學成的人很強，功夫都是練出來的

